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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二十世纪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以“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来指认资产阶级企

图确立消费的主导地位，并以消费意识形态来消解无产阶级的理想和价值，掩盖其攫取利益、巩固统治

的剥削本质。列斐伏尔以消费社会中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为关注点，深入分析了消费社会的本质以及引

起消费异化的根源，并基于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法对结构主义运动进行批判，将语言学革命视作日

常生活革命的基本策源地，呼唤一种诗性的语言学革命以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异化。列斐伏尔的这

一系列理论固然对于人们思想的自由解放，以及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具

有着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使其无法真正地胜任落后国家乃至整个人类获得解放和自由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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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enri Lefebvre (1901~1991), a famous French Marxist theori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ointed 
out that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has become a “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trolled Consumption”, 
in order to point out that the bourgeoisie attempts to establish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consump-
tion and to dissolve the ideals and values of the proletariat with the ideology of consumption and to 
conceal its exploitative nature of seizing profit and consolidating its rule. At the same time, Lefebvre 
focused on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n the consumption society and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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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epth the nature of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root causes of consumption alienation. He crit-
icized the structuralism based on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and called for 
a revolution in poetic linguistics, which is to be regarded as the basic source of the revolution of eve-
ryday life, and calls for the replacement of the dominance of the cold and false written language with 
the vivid and authentic oral language. This series of theories of Lefebvre is certainly important for 
the free emancipation of people’s mind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m in modern times,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distinctly utopian coloring, which makes it incapable of being truly competent 
for the great cause of the emancipation and freedom of backward countries and even the whole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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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

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1]: p. 10)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现实的有机体，为了在各种危机与挑战中屹立不

倒，同样在不断地进行着自我调整与变革。对此，有学者指出，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

展和物质资料的日益丰裕，消费俨然成为了影响社会生活和人的生存状态的显性要素，资本主义社会已

经进入了“消费社会”。列斐伏尔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敏锐地察觉到现代消费社会的

异化现状，并从日常生活入手，深刻地剖析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剥削本质及其塑造的符号幻象，开启了一

种以消费为主导、以微观日常生活领域为研究视角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2. “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现代消费社会的降临 

随着资本主义在现代社会的深入发展，消费的地位在社会生活中急剧上升，并逐渐替代生产成为了

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领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然进入了消费社会。在此背景下，消费成为了表征人的

生存状态的显性因素，并从深层塑造着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和个性追求。 

2.1. 消费地位的现代转变 

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2]: p. 13)消费表征着人们的存在方

式，是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需求的重要活动，“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

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生产期间都是一样的”。([3]: p. 208)为进一步说明消费的功能，马克思将消费划

分为了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其中“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

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3]: p. 208)。马克思虽然是在肯定消费所具有

的积极意义，但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于消费的论述仍然是以生产为基点的，因为无论消费对于生产的运

行以及人的生存发展具有多么大的推动作用，它无疑还是要以生产的完成为前提而进行的。可见，在历

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马克思始终以“生产”为核心范畴，围绕生产具体地展开“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的总过程，而消费则在其中充当着社会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的新现象已经超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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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消费逐渐超过生产并上升为了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从生

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 
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马克思指出：“资本的

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4]: p. 604)生产在利润的驱使下获得了无节制的扩张，

但是在对抗性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中，消费却在资本的剥削下被不断地压缩了，因为“每一个资本

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

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5]: p. 403)于是，生产力愈是发展，产品便愈加的过剩，资本家

资本增殖的目标便愈加难以达成。为此，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福特主义”应运而生，它不仅以机械

化、自动化、标准化的大规模生产有效地提高了劳动效率，更通过劳资集体谈判所形成的工资增长缓解

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开启了大众消费的时代。随着现代性进程的加速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二十

世纪下半叶出现的“后福特主义”更是通过“弹性积累”与“弹性劳动”的结合，摒弃了福特主义标准化

的大众化商品生产模式僵化、死板的弊端，它依靠新兴的信息技术和大众文化，有针对性地选取目标消

费群体进行小规模的个性化生产，不仅大大缩短了生产与消费的周期，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也使得工作

时间和工作地点更加灵活多变，工人与传统意义的劳动力相比，体现出了更为丰富的创造性和可能性。

这种灵活的生产方式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注入新鲜活力，也使得人们的日常消费领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方面，消费内容愈加丰富多样，休闲、娱乐、教育等非物质形态的服务型消费备受欢迎，消费不再是

单纯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经济行为，更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流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消费需求愈

加丰富，人们开始关注超出商品使用价值之外的符号价值，并通过个性化的商品来确认自身的个性风格

和身份地位。 
从马克思所在的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到后福特主义阶段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在资本的支持下

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主导力量和社会生活的核心议题，它不再是依附于生产的被动消耗活动，而是作为

资本主义攫取利润的内在统治环节，进一步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微观心理关联起来，并成为了表征人们

生活状态的显性因素。一个以消费命名的时代到来了。 

2.2. “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重大变化，使得众多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历史阶段进行

新的定义，并提出了“工业社会”、“技术社会”、“丰裕社会”、“休闲生活”、“消费社会”等概念。

而列斐伏尔则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界定为了一个“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the bureaucratic society of con-
trolled consumption)。 

列斐伏尔认为“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这一术语能够深刻地反映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逻辑的

根本改变，即“消费关系的再生产范畴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普照之光’，日常生活成了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赖以扩张的新领域新边疆新空间。”([6]: p. 256)也就是说，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将统治重

心由生产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把以生产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与创造性活动转变为了以消费为基础的意识

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模糊了社会阶级的差别，消解了无产阶级的价值理想和批判思维，使得人们把

被制造的“虚假需求”当作自己的“真实需求”，把被迫的消费活动当作对幸福的占有和自由个性的实

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将日常生活领域作为统治策略实施的新平台。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

构成了现代性的无意识层面，“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相互回应……从不改变的连续性无法唤起人们质疑

它们的后果……日常性和现代性相互指涉、相互遮蔽、相互提供着合法性并相互补充”([7]: pp. 24-25)。“消

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是资本主义对社会大众的进一步规训，通过宣扬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自由，资本主

义在消费意识形态的掩饰下对人们的生命活动进行着合法的介入，以更为微观的控制机制实现了对日常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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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领域的宰制，并使得个体自我囚禁式地沦为了资本权力操控的对象。 
由此可见，列斐伏尔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明显的不同，他颠倒了马克思主义

“物质生产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扭转了以往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批判，开启了一种以消

费为主导、以微观日常生活领域为研究视角的现代性批判理论。 

3. 消费异化：现代消费社会的实质 

与早期相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活动已经从一个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需求的活动，变为了一

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充斥着各种神秘化符号的消费幻象。主体在消费活动中不是实现自己，而是受各

种异己力量的支配，进一步丧失了自身的本质，造成了日常生活乃至更深层次的消费主体的全面异化。 

3.1. 虚假需求：消费需求的异化 

现代消费异化不同于劳动异化的显著特征在于，异化的实现不是依靠某种强制的手段，而是转向了

对人们微观心理和需求欲望的操控。资本主义通过不断无中生有地制造虚假需求、满足虚假需求来引导

人们进入了一个充斥着欲望躁动的社会，“满足是这个社会的目标和目的，也是其真正合法性的根据；

每种已知的和想象到的需要都会——或将会——被满足。就需要被尽可能地满足而言，这种满足存在于

过度的获得中。当需要被那些导向满足的认同装置所诱惑时，需要就被看作界限清晰的裂缝，被掏空了

内容，并被消费和消费品所填充着，直到饱足为止。”([7]: p. 79)可见，需求不再是满足人们生存与生产

的基本物质资料，消费本身成为了新的需求，一种让人满足却又持续制造新的匮乏的“虚假需求”。 
列斐伏尔的思想彰显出马尔库塞需求理论的底色。马尔库塞定义“虚假需求”为那些“为了特定的

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8]: p. 6)，
以此来指认资产阶级对人们精神的统治。而列斐伏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消费需求被控制的关键在

于其具有“过时性”和“流动性”：资本家们精心打造了一套时尚流行体系，并为各种消费产品规定了时

效，“专家非常熟悉物体的寿命：洗澡间三年，起居室五年，卧室八年，商品、汽车为三年等”([7]: p. 81)。
例如在现代智能手机行业中，手机制造商每年推出新款产品，以“创新”为名淘汰旧的型号，强化用户

换机欲望。这种策略实质上已经使消费需求脱离实际使用价值，转化为对“科技先锋”等身份符号的渴

求。专家操控着产品的寿命，通过减少产品的使用期限来实现产品和社会生活的极度“流动性”，并进

而促进主体消费需求的高速流转。产生需求、满足需求、产生新的需求、满足新的需求……人们被强制

性地拽入了一个消费意识形态的陷阱却不自知，反而在欲望策略的裹挟下，沉溺于消费所带来的瞬间满

足中，并自以为是地追求着下一瞬的幸福。“当瞬间不再是痛苦而是欲望、意志、质量和要求时，这就是

阶级垄断，这个阶级控制着时尚和品味，使世界成为他的舞台”([7]: p. 82)，如此，“‘饱足’不能提供

一个结果，所提供的也只是一种空虚的结局和意义的匮乏”([7]: p. 139)，唯有统治阶级在这种高速流转

的瞬间中完成了资本的层层积累。 
可见，欲望策略已经成为了现代消费社会新的隐性控制机制，人们的消费活动中不再是为了自身的

生存与发展，而是在为资本家攫取利润的目的而买单。相应地，在虚假需求的控制下，人们消费的对象

也不再是实用性的物，而是被意识形态创造出来的意象，即符号。 

3.2. 符号消费：消费对象的异化 

在全新的剥削机制之下，现代消费社会已经成为了符号消费社会，在其中，由消费意识形态创造出

来的符号成为了消费对象的所指，替代实用性的物去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在传统社会中，消费活动直接与实用性的物相关联，消费的目的即在于通过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随着现代性的加速发展，社会消费对象从功能性的物变为了象征性的符号，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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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等消费意识形态所创造出来的意象，星巴克不再单纯售卖咖啡，而是通过“第三空间”概念贩卖中

产阶级生活想象；奢侈品品牌价格远高于生产成本，只因其品牌 logo 已成为阶层区隔的象征；游客奔赴

冰岛并非为感受极光本身，而是为拍摄符合 Instagram 美学标准的照片。列斐伏尔强调，进入 20 世纪 50、
60 年代以后，意识形态已经代替国家政权和理性主义成为了新的统治手段，它以更隐蔽的方式深入个体

的微观心理，实现了对人们意识和日常生活的全面操控。而在消费领域，广告则作为消费意识形态的主

要代表，一方面，披着人文关怀的外衣，宣扬物质的丰裕和精神的解放，倡导人们通过“自由”的消费来

享受生活；另一方面，又通过华丽的词藻、精美的画面、夸张的修辞来赋予物品以丰富的文化价值，使

得原本普通的物品在意义内涵的装饰下变得极具吸引力，也就是成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此，真

实需求与虚假意象之间的界限便被意识形态所掩盖了，“消费物不仅被符号和‘美德’所美化，以致它

们成为消费物的所指，而且消费基本上同这些符号相关联，而不是同物自身相关联”([7]: p. 92)，人们所

消费的不再是具有功能性的物，而是被塑造出来的符号幻象。 
列斐伏尔将“符号”概念引入到自己的理论之中，同时指出符号消费带来的结果是指涉的消失。在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中，语言是由符号构成的，而符号又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是指构成符号的

形象和声音，所指则是能指所表达的概念或意义。如，“椅子”这个词的词形和发音就是能指，而它所指

向的那个有靠背和扶手的物体就是所指。可见，符号有着现实的指涉。但在现代，“符号的大量干预以

及从表象到意指的转变，分裂了能指与所指的整体性，同感性现实相关的指涉消失了”([7]: p. 133)。这造

成了能指之间相互指涉，并形成了一个能指的语言体系，代替了那些建构于实践行动之上的现实的关系，

语言符号作为第二自然支配了以可感现实为基础的第一自然。因而，现代消费社会的消费品实质上是通

过语言符号所建构的消费意象，“威尼斯的参观者并不专注于威尼斯本身，而是专注于有关威尼斯的描

绘、导游书中写下的词句以及演讲者说出来的话语、扬声器和录音机中所宣传的东西”([7]: p. 133)，而这

些消费意象也正是在语言符号的组建下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尽管这种合法性是脱离现实经验的。列斐

伏尔对于符号消费的论述与罗兰·巴特在《流行体系》中的观点有明显的互文性。巴特发现：“词取代

物，取代了自身已经形成意指系统的衣服。”([9]: p. 8)流行本来只是一种语言的修辞手法，但却被神秘化

夸张为了“现实”，如“百褶裙是中午后的必备，或者，女士将穿双色浅口无带皮鞋”，却被转义为了

“百褶裙是午后的符号，或者双色浅口无带皮鞋代表着流行”。([9]: p. 50)列斐伏尔不仅对此深感赞同，

同时自己也多次援引流行时装为例子，以此来说明现代消费社会是一个被符号制作出来的、脱离真实的

物的“假装的世界”。如此，符号开始随意地自我指涉，消费对象由功能性的物转变为了由符号组成的

意象，整个社会在符号的统摄下陷入了一种虚无的“零度”状态。 

3.3. 主体幻象：人的异化 

现代消费社会不仅创造了“符号”这个消费幻象，也相应地创造了沉溺于符号消费之中的“主体幻

象”。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消费活动被希望能够具有物的使用价值与人的实践价值双重功能，从而满足主

体对获得自身本质的期待。从直观而言，消费所带来的感官享受确实缓解了劳动异化所带来的压迫感和

异己感，但这实质上却是人的本质的进一步丧失。“西方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不仅高效率地创造了

远超出人的实际需要的过量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过度技术化、符码化、象征化的文化产品。这就

使人类不但陷入由其本身所制造出来的产品的包围，而且也因这些产品的象征性结构及其不确定性质，

又反过来改变了人的社会生活和人自身的性质。”([10]: p. 422)在资本与技术的共谋下，资本家不断地利

用信息技术与大众文化传播消费文化，使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被人们广泛接受，整个社会包括资本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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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卷入了符号价值体系之中，在符号的引导下忘却了对自我、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以符号价值来确认

自身的个性和价值，享受这种幻象所带来的满足感和获得感。在此条件下，异化不仅从劳动生产领域扩

展到消费领域，更渗透至全人类最深层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使得个体的生存方式都已然隐蔽地遭受

着符号的异化和压迫。 
列斐伏尔在这里引入了“次体系”的概念，它与鲍德里亚的“符码”具有相似性，“符码给我们一种

虚假的透明形象、一种社会关系虚假的可读性，而在它们背后，真正的生产结构和社会关系仍然令人无

法辨读”([11]: p. 216)。也就是说，次体系其实就是将人和物的特性抽象为符号和意义，以此来剥夺人们

的自发性，培植人们的适应性，维系社会制度等级的信息载体。列斐伏尔以汽车为例，在消费社会中，

汽车不再被单纯看作是一个具有交通运输功能的物，而是蕴含着一定社会意义的符码。“当我超过一辆

比我正在驾驭的马力更大的汽车时，我便改变了自己的初级位置，爬上了第二等级，因为表演需要的是

勇猛、聪明、狡黠与自由；我的成功变成我的同行交流的话题，后来成为我的熟人和朋友的话题，尤其

是如果我多次冒险，我就具备了自吹自擂的本事。”([7]: p. 103)可见，汽车所具有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

其实际拥有的运输功能，它的配置、价格、型号、马力代表着一个人的等级、权力、个性等其他更丰富的

社会价值。 
人们被符号所奴役，以虚幻的意向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个性价值，并主动寻求符号消费来谋求

自我的提升。人们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消费活动中，没能实现对自己本质的占有，反而完全丧失了反抗异

化的批判意识和自己本真的个性，陷入了全面异化的状态。 

4. 诗性的语言学革命：列斐伏尔对消费异化扬弃的探讨 

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列斐伏尔在六十年

代创作的其他著作，均显著地透露出“语言分析”的韵味。因此，尽管列斐伏尔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中

充斥着存在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痕迹，但最终他并未受限于存在主义所倡导的回归本真生存状态，

也未与法兰克福学派基于工具理性批判的美学解放趋于一致，而是聚焦于语言学转向的批判。他指出，

现代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异化特征，并非技术理性的本质统一性统治，而是语言符号的虚假自指

性问题。这一问题致使现代语言技术异化，进而控制日常生活，造成现实的碎片化。他还将消除消费异

化、重建日常生活的期望，寄托于一场充满激情的诗性语言的变革与抗争之中。 

4.1. 语言学转向与结构主义 

20 世纪初，在费迪南德・德・索绪尔的助推之下，西方哲学领域出现了闻名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

在其《普遍语言学教程》里指明，语言符号同外部对象间存在的是一种随性而非固定本质的关系，而意

义则是在语言自身的体系内部相应地被塑造出来的。换言之，人们运用何种符号来指称某一事物是具有

随意性的，同一个所指能够由不同的能指来予以呈现，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在约定俗成的过程中形成之后，

便丧失了其任意性，转而成为一种结构性要素发挥着决定性的效用。这所引发的直接后果便是，语言的

意义不再由外在于语言的实际状况来决定，而是由语言本身之间的任意性关联所生成的。由此，语言演

变成了一个自我指称的符号系统，其意义就在于系统自身所蕴含的差异或者结构，哲学由物质实体世界

的观念迈向了结构主义的范式。 
索绪尔的结构理论诚然具备一定的真实性，然而这种理论将书写语言转变为实证性的事物，并且如

同尼采那般，把价值赋予到物质事物当中，无可避免地将意义置入了所指之内。在列斐伏尔的眼中，此

种观点跟马克思存在矛盾，马克思对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把控所依赖的是现实抑或现实事物之间的关联，

而非此处结构主义所着重的结构，因为“结构有限度而结构主义则没有限度的”，结构主义这种脱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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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物的抽象性结构分类与形式分析手段，致使他们在剖析社会结构、诊断社会情形时，凭借一种语言

学的模式把社会抽象成为了能指的符号系统，进而抛开了切实且繁杂的日常生活问题，将社会归结为自

成意义系统的隐喻象征架构。如此一来，亲属体系、神话、经济制度、政治构造、文化等等都无非只是一

种缺乏主体的符号结构，主体在这个问题范畴中丧失了应有的地位，而主体地位的被废黜以及主体的异

化被视作了既定的永恒的自然状态。([12]: p. 254)在这样的意义上，语言学转向之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并非

去从理论层面剖析日常生活的问题，而是在这种物比人更为重要的视角之下，将新的异化形式，也就是

消费异化与技术异化予以合法化了。就此而言，结构主义成为了技术官僚主义在知识领域的灌输，“这

些思想家属于技术官僚，是一种将世界归于冷分类的知识官僚”，语言成为了其新的统治手段，隐秘且

深层次地管控着现代日常生活以及主体。 

4.2. 诗性的语言学革命 

对结构主义的上述批判，并不意味着列斐伏尔对语言本身的完全否定，相反，列斐伏尔认为语言是

人的本真的精神归宿，是主体的实质体现。如同海德格尔区分语言的本身及非本真状态一般，列斐伏尔

认为结构主义所展现的就是一种非本真的语言形态，在这种自我复制的元语言里，“参考系衰微”，语

言脱离了现实的指向，取代神性、人性成为了新的“普照之光”，主导着世界的价值准则和真理规范，导

致了原初意义与世界本真相统一的时代的终结。与结构主义的符号语言不同，真正的语言应该是诗性的

创制，是自身情感的本真流露，是口头语言，而非随现代传播技术和媒体不断发展的书写语言。“书写

语言的重要性源于对强制力量的批判性分析，恐怖主义社会秉持着强制这一独特特质并过度培植着适应

性，而强制且非暴力的书写——或书写材料——构筑起了恐怖”([7]: p. 152)，由语言和符号共同组成的

书写语言是造成主体困境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书写具有强制性，因为它可以强行植入一种态度，规

定(文本和语境)，它持续不懈且周而复始的(重复着过往与记忆)，是传播与教化的见证者，它通过规定永

恒而建立了永恒”([7]: p. 153)。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利用书写语言强制性、

持久性和确定性的特性来制定社会规则，使其承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借此奴役并规训着民众的思想

和行为。于是，作为隐秘的统治手段，书写语言与消费结合，借助杂志、广告、电视等一切可以宣扬消费

的文本或媒介，将消费意识形态渗透日常生活的每处角落，使人完全处于消费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中而浑

然不觉。 
为此，列斐伏尔提出要进行一场语言革命，以诗性的语言代替结构主义技术官僚式的语言，推翻书

写语言作为统治工具对“消费受控制的官僚社会”的支撑，使得真实生动的口头语言成为人们交往与生

活的中介。列斐伏尔强调口头语言的优先地位，并将口头语言视作诗性语言的理想模型，因为口头语言

象征的是以人未加工的真实欲望和需求为内核的本真存在，它打破了书写语言对人的身份、地位、阶级

等条件的限制，使人与人之间能够自由、平等、真实地进行交往，表达真实的情感和意义。在消费社会

中，书写语言通过对抽象的符号的生成和占有，使得符号以一种虚假自指的形式疏远并控制了日常生活，

导致了意义的缺场和虚无，使得人们在符号消费中被全面且深层的异化所包裹，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地位。

而口头语言的复归则是对人的自身欲望和欲求的肯定和表达，也是人对自身本质的确认和拥有，是对其

主体性的积极追求，它使得人们克服书写语言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冲突，打破符号对主体自身的桎梏，实

现语言与意义的本真统一，使得人们走出主体困境，复归充满诗性和活力的日常生活之中。 

4.3. 理论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终极价值追求在于人的自由且全面的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马克思首要的任务是

对当下的现实展开批判，经由对异化劳动和拜物教的深入剖析，来阐释资本主义的统治逻辑，从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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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本质的问题所在。列斐伏尔充分汲取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及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

并且融合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现代哲学思想资源，对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拜物教思想进行了人本

主义层面的拓展。尽管他并不承认自己属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始终高度关注人的生存境遇，

带有显著的存在主义倾向，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更具人本主义特征。与此同时，列斐伏尔把政治

经济领域的批判延伸至日常生活领域的批判范畴，将传统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过程中的经济异化批判转

化为一种文化层面的意识形态异化批判，并且把异化的矛头直接指向消费领域，认定消费异化是整个现

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关键要素，填补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在微观视角方面的空白，达成了对资本主义社

会日常生活及意识形态的深度批判。此外，“拜物教”思想是马克思后期批判资本主义的重要理论利器，

揭示了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人在商品交换进程中反而被物所左右的事实，人在自己创造的物面前顶礼膜

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替代。列斐伏尔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化逻辑的批

判，将拜物教分析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消费领域，把拜物教批判对象从商品价值转向符号价值，指明符号

在现代消费社会的主导地位，人们深陷于由符号及其象征功能所构建的符号消费体系中，疯狂追逐符号

所塑造的虚假快乐和意义，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意志而付出代价。列斐伏尔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马克思异

化理论及拜物教理论进行了泛化，但客观上也丰富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现代的发展，突破了教条主义

和经济主义的束缚，为马克思主义和消费社会理论的研究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野和重要的思想源泉。 
尽管列斐伏尔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明显带有存在主义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的痕迹，但其最终并未如

存在主义那般去追寻本真生存状态的回归，也没有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选择美学解放的路径，而是凭借

符号学和语言学的研究方式对结构主义运动予以批判，进而呼吁一场诗性的语言学变革，将语言学变革

视为日常生活革命的关键起始点，主张以鲜活真实的口头语言取代冷漠虚假的书写语言的主导地位。从

列斐伏尔的整体思想来考量，他基于现代性问题构思了一种总体性革命的设想，期望借助身体革命、空

间革命或都市改革以及节日复兴等途径，达成“总体的人”的目标。总体而言，列斐伏尔针对消费异化

的解决办法以及其对于日常生活革命的整体思路，都彰显出一种浪漫主义的乌托邦特征。他洞察到经济

主义的缺陷，并渴望将革命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置于社会变革的核心位置，然而却逐渐偏

离了生产关系和国家政权的改造，这无疑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五月风暴”恰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企图凭借艺术化的瞬间在日常生活碎片的缝隙间为文化革命创造契机，试图借助充满激情的乌托邦打

破异化日常生活的平淡与乏味，将日常生活塑造为一件艺术作品。我们认可列斐伏尔这一思想对思想自

由解放所具有的积极意义，然而与庞大的科层化国家机器以及具备持久变革潜力的工业生产方式相较而

言，这种乌托邦式的革命难以承担起落后国家乃至全人类获取解放与自由的伟大使命，最多只能算是一

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批判言论，尚不足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救赎之道。 

5. 结语 

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平台，对社会文化和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加以批判和反思，揭秘

了现代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意识形态神话背后消费的异化实质，指出人们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消费活动中

不断丧失自身本质的真相，不仅继承并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也以其理论的独创性开启了西方

马克思主义消费社会理论研究的新范式，并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意义。 
但自资本主义社会诞生起，资本增值逻辑就不断地吸收着外界给养，并实现对一切有助于推动资本

增值事物的“殖民”。无论是资本主义早期强调实体物的“生产社会”，还是由消费意识形态所塑造的

“消费社会”，亦或是当今由数字技术和精神政治管控的“控制社会”，尽管其历史阶段的具体内涵各

异，但私有制关系下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从未改变，其主题始终是生产与扩张。可见，资本主义社

会的生产方式才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异化的根源。消费异化并非新的神话的诞生，而是劳动异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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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消费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因此，只有从根源上消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增值本性，才能使得使用价

值真正从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中解放出来，彻底扭转人类为物所支配的异化状态，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个

性的解放和价值的实现。而这一现实主题，也一直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旨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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